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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荣

又到了新职工入厂季， 看着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门克庆选煤厂党支部书记贾博韬仿佛又回到了自
己的青年时光。 25 岁那年，在北京中煤煤炭洗选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洗选”）承接的第一
个厂———木瓜界选煤厂内，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撸起袖子，热火朝天洗煤的场景慢慢浮现在眼前。

“五点式悬空在给煤机巷道里，手持水管，用力
冲洗着积压多年的给煤机口。 两人轮换，两小时一
倒班，不分昼夜，整整干了三天两夜。 ”那是他记忆
最深的场景。尽管当时是 12 小时两班制的高强度工
作，但在每次检修工作中，全厂员工包括 1 个厂长、2

个班长、24 名职工都全部到场，整个团队像一股麻绳
拧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效率高，不言累。

作为第一代“创业”人，“缺衣少粮”就像家常便
饭，但执着的年轻人时刻绷紧一根弦，随时待命，风
雨无阻。

“服从命令听指挥，不折不扣干工作！ ”在贾博韬
印象中，年轻时的自己像极了电影里的孤胆英雄，带
着入职时的行囊，先后奔赴沙咀子、禾草沟、东露天
等 6 个选煤厂，在蒙、陕、新、晋四地之间来回跑。

那时候，贾博韬跑起来一刻不停。 如今，已到中
年的他，依然跑得很拼。

大南湖到沙吉海两厂间相距 1600 公里， 贾博
韬经常要在新疆的无人区和戈壁滩之间往返。 他
和司机轮换开车，奔袭一夜就能到达目的地。 一夜
过去，两个人的眼睛熬红了，司机小马下了车困得
倒地就睡，而他则打起精神继续参加早会，去一线

看望职工。 “为了工作，他真是拼了！ ”小马经常感
叹，而贾博韬淡淡一笑：“洗煤人机动性大，要坚决
执行工作指令，指哪打哪。 ”

作为一名洗煤“老兵”，贾博韬深知责任在肩，
长期扎根一线。 他将岗位定在生产现场，在原煤搬家
倒面现场指挥，在厂房溜槽更换现场盯守，在党员
安监员检查现场带队， 在原煤仓上刮板机改造现
场研讨……为了培养和鼓励年轻人，为他们谋出路、
谋发展， 他还带动选煤厂扎实开展“导师带徒”，以
“一竞聘二梯队三培养四激励”的方式，推动人才队
伍建设创新，为运营服务增效创收。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拜有技术 、有工作经验
的职工为师， 与职工为友， 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和建
议，近距离接触职工，了解大家的苦与乐，做实事办
好事，真正成了职工群众的贴心人。 ” 门克庆选煤厂
职工卜瑞航这样评价贾博韬。

多年的洗煤生涯中， 贾博韬敢拼敢干， 洗选乌
金，坚守初心，是年轻人心中可敬可亲的“老兵”。

(作者供职于北京中煤煤炭洗选技术有限公司)

■张峻

“电通了，俺们致富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站在
山东省栖霞市衣家村西山的山坡上，衣家村党支部
书记衣元良对村庄的发展信心满满。

山东栖霞多丘陵，衣家村地处连绵蜿蜒的 2500
多座山峰的一处褶皱里，全村仅有 50 多户人家。 村
子小，人口少，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衣元良回忆，10 年前， 一户人家的姑娘出嫁，村
里却停不下前来迎亲的 6 辆小轿车。 “别说轿车了，
走辆三轮车都难。 ”

以往，衣家村家家户户靠种植大樱桃和苹果维持
生计，但由于果树都种在半山腰上，没有上山的路，
加之水源缺乏，碰上干旱年景，水果会大幅减产。 没
路又缺水，只能靠天吃饭，农民的日子过得紧巴巴。

近年来，衣家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领
村民修环山路、建蓄水池，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路通了，蓄水池建好了，可村里的果园大多在山
上，不通电还是没法灌溉，这让全村的百姓犯了难。

得知情况后，栖霞市供电公司主要负责人与衣
元良详细了解果园灌溉和产业发展的用电需求，现
场查勘线路走径、争取资金项目、制定施工方案、组
织施工力量，供电公司投资 360 多万元，帮助衣家
村改造供电线路，新增变压器，同时引电上山、架设

滴灌设备、安装智能设备，全村 350 亩果园实现了
刷卡浇地，生产有了保障。

产业旺，才能拔穷根。 如今，电力充足的衣家
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多渠道增加村集体和村民的
收入， 其中玉木耳种植作为新发展的特色产业，年
产量可达 150 万斤。 不仅帮生产，为进一步拓宽玉
木耳的销售渠道，帮助农户卖个好价钱，栖霞市供
电公司还组织广场义卖，并将玉木耳产品搬上了电
商平台。

“衣家村玉木耳口感特别好， 无公害、 营养价值
高，吃了美容养颜。 ”义卖日这天，栖霞市供电公司彩

虹共产党员服务队员向摊位前驻足的市民介绍，现场
还准备了调料，请市民试吃。

电通了，樱桃、苹果丰收了，玉木耳的销路不愁了，
衣家村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得更
稳更实了 。 再看那蓄水池旁 ，党旗猎猎 ；盘山路
旁 ，“幸福都是
奋斗出来的”标
语格外醒目，给
人满满的希望。

（作者供职
于国网栖霞市
供电公司）

■姚明祥

在土家苗寨，常有男娃取名“狗毛”“狗儿”
等，意为免遭病灾，易长成人。 狗通人性，与人
亲近，寨子里的人至今还记得那只叫黑桩桩的
黑土狗。

黑桩桩毛色光滑，个小声大。 一日深夜，
月黑风高，盗贼悄然盗走耕牛 。 黑狗追去 ，
狂吠猛咬 ，声震如雷 ，激荡满寨，吓得贼娃
弃牛而逃。 社员们持斧操棒赶去，只见黑桩
桩咬住牛鼻绳，牵牛往回归。 大家都说，“这
声响，莫不是雷神爷使唤来的？好几辈人才得
见这一只！ ”

从此村寨安宁，再没发生丢鸡跑羊之事。
黑桩桩还是狗崽时， 父亲用麻绳将它的小

尾巴根系紧， 以防长尾巴在娃儿吃饭时的碗
间摇来扫去。不到两个月，那尾巴就慢慢箍勒
断了，只剩一截浅桩桩。 我们驯练它打滚握
手作揖，吃饭时不在人前守嘴。它很听话，自去
堂屋外台阶上看家护院，从不瞎吠乱咬人。

上山砍柴，我们常常带上它。 有一次，它
衔来一枚绿色的野鸡蛋，搁我手上，转身不
时回头示意我跟上它。 我欢跳着追去，在芭
茅垄里找到好大一窝 ，一数七八个 ，像一大
碗菜汤圆。 要知道，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
碰上这样的好东西 ， 简直就是撞大运 。 兜
回家 ，做碗蛋花汤 ，一家人可以打顿牙祭 ，
但若孵出小野鸡 “咯咯 ”唱响荒野 ，寂静的
山坡上也会更热闹 。 我犹豫着 ， 最后还是
将手里这枚野鸡蛋放回窝里。我对黑桩桩挥
挥手：“伙计，咱们不吃这个蛋，你去找只野
兔来吧！ ”它头点，继续在荒草丛林间穿梭
搜寻。

等我们扛柴下坡，它返回追上，嘴里没叼
野物，垂首低眼，一副失职的羞愧模样。 我摸
摸它的头说：“伙计，没关系，下回继续。”它这
才昂首快步向前跑回家。

有时，姐姐在另一个岭岗上砍柴，找不到
藤子捆束，就朝我喊：“喊黑桩桩拖根藤子上
来哟！ ”我把葛藤打个圈，套在它的颈项，它
十分乐意接受这份特差，剑耳竖直，昂头挺
立，信心十足。 姐姐在那边呼唤：“黑桩桩！ ”
我一挥手：“快给姐姐送去！ ”它循声爬向山
岗 ，穿越刺垄 、草蔸 、矮小灌木丛 ，一路 “簌
簌”摇响，很快完成任务。

不过，那一次它跟上山却没有返回家。我们
一夜无眠， 第二日清早特意去那面山坡上，站
在石桩高处，爬上大树顶端，迎风高喊：“黑桩

桩！ ”没有“汪汪”的回应，只有野草“吱吱”抚
掌，野鸡“咯咯”低鸣。 也许被猎人的套绳套住
了，也许被山中的蟒蛇缠住了，也许失足掉进
了无底深坑……我们流下眼泪， 揪心万分却又
束手无策。

夜间，大人们坐在火铺上摆龙门阵，说起
黑桩桩，都觉得凶多吉少，也甚为惋惜：“好
可惜哟！那年偷牛贼……全靠黑桩桩！”要不
是大家忙得腾不出空来，生产队长甚至有发
动全寨社员上山搜索的想法。

家中没了黑桩桩跳进跃出的身影，院坝
没了它大气浑厚的吠声，家静寨宁。 突然来
的安静，很多人一时不习惯，说话提不起气，
干活打不起精神，仿佛丢了寨魂一般。

大约过了十多天， 黑桩桩突然出现在屋

后 翠 竹 林 间 的 小 道
上 ，瘦得只剩骨架 ，走路偏

偏倒倒的，嘴里却叼着一只麻色野兔。 我们
惊喜地迎上去，从它嘴里取下猎物，摸着它
骨瘦如柴的腰身又流泪了：“傻得很 ！ 咋就
不吃了呢 ？ 还要拖回来 ，自己却要饿成瘦
猴子 ！ ”

可爱的黑桩桩，独自出去了这么久，迷途
于深山老林？受困于深涧峡谷？到底经受了多
大的磨难，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它终于回来
了，寨里人都很高兴，我却自责内疚不已。 想
当初，我随口一个指令，它却铭记于心，拼死
践行，险丢性命。

后来，黑桩桩老死了，我们把它葬在屋后
菜园。 那块地里，长出的蔬菜又青又绿。

(作者供职于重庆酉阳水利水电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

电电通通幸幸福福来来

■刘兰根

初冬的湖水边 ，一眼望去 ，连片
的芦花随风摇曳。 轻轻拉过一株，芦
絮轻抚脸颊，细滑如缎，思绪不由得
回到多年前，想起那些和芦苇有关的
往事。

那年 ，家里要盖新房 ，屋顶需用
芦苇编织的苇簿。 父母借来一辆小拉
车，徒步去 20 里外的湖水边买芦苇，
年幼的我只想着能跟父母去看看那
片水，一边哭一边跟车跑了大半个村
子，被奶奶拉回来后，一天都打不起
精神。到了晚饭时间，月亮升起来，父
母终于拉来满满一车芦苇，在月光下
闪着别样的光泽 。 父亲兴奋地说 ：
“都是自己下去割的 ，质量好 ，又省
下不少钱。 ” 母亲边卸车边劝慰我：
“你看看，你要是跟着去的话，回来坐
哪里？”看着堆在车上高高的芦苇，我
不吱声了。

吃饭时，母亲讲起了鞭打芦花的
故事，讲那个狠心的后娘，在冬天给
自己的亲生孩子衣服里絮上厚厚的
好棉花，却给继子絮上芦花 ，一鞭下
去，花絮飘散。 听到后面，我裹紧身上
的小棉袄，回屋睡觉去了。

几天后 ，父亲请来工匠 ，在院子
里编苇簿， 我得到一份重要的任务，
负责给工匠递芦苇。 工匠的手上下翻
飞，编的苇簿细细密密，不一会儿就
在他的身后铺成了一片。

几年前的秋天，我带父母去湖边
游玩，看到了大片的芦苇 ，母亲又讲
起当年买芦苇的往事，一家人欢笑之
际，我心底却隐隐泛起了惆怅。 光阴
似箭，这 20 多里路，竟是我和父母第
一次一起来到这片芦苇地，他们一辈
子为生活操劳， 平时很少离开村子，
而这一次，也成了我最后一次陪他们
外出。

第二年冬天， 父亲突然离世，本
已疾病缠身的母亲，也在三年后离开
了我们。

双亲走后，我常常会在某个清晨
或者傍晚，独坐在湖岸边 ，看着静静
的湖面上波光粼粼，看着湖水边的芦
苇随风轻舞，泪眼朦胧中 ，总会想起
那年家里盖新房，想起芦花摇曳间父
母的笑容，温暖又亲切。

（作者供职于衡水市冀州区人民
检察院）

芦芦花花摇摇曳曳


